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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陈维的新个展《陈维：最后一
人》 在上海 LEOXUPROJECTS 画廊开
幕，展出了他从2013年开始创作的一个关
于舞厅的系列。在记者看来，这应该算是
陈维的一个代表作，如果不这么定义的
话，你也可以说是陈维艺术人生中一个代
表性的阶段。
从 2012 年底开始，陈维有了一个计

划，他想要围绕人们陶醉和忘我的状态拍
摄一组人像，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刚
好2013年，借助香港巴塞尔艺术展的机
会，画廊让他围绕这个主题做了一个个
展。他发觉这个话题中可以挖掘的东西还
蛮多的，就想继续做下去。
这组作品从人像开始，发展出一种忘

我、陶醉的状态，后来变成了跳舞。因为
跳舞比较容易让人进入这样一种状态，然
后就继续拓展到俱乐部、舞厅，这些夜晚
的生活。
但他要讲的并不是这个跨度里所有的

事情，也不单单是在讲这种文化，他要讲
的是我们现在的人的状态。舞厅是一个框
架，它就是一个夜晚的世界，讲人和这个
世界的关系，包括人和夜晚的关系。
在作品里，陈维尝试把人和空间隔离

开来、分开拍摄，有空间的时候没有人，
有人的时候没有空间。把这些东西拆分开
去看的话，信息的聚焦会更加容易。看人
只是看他的表演，看空间就只是看场景。
对陈维来说这是一个方法，它比较好的一
点是，虽然没有人，但你的空间会更大，
它和人是有关系的。
为了设计这些场景，陈维尝试过很多

方法，后来决定还是通过在工作室去搭建
的方法来拍摄。搭建什么样的舞厅是一个
问题，你不能胡乱搭，也不能直接照着北
京某一个舞厅去搭，那还不如直接去现场
拍。
当时他也跟朋友去聊舞厅的样子，发

现朋友的描述非常重要，就录了下来，之

后又做整理，把关键的东西转化成图像，
然后再去搭建。他并没有见过这个舞厅，
但是朋友描述的是存在于他头脑中的一个
真实的舞厅。
这个系列当时做了差不多10张，陈维

会找那些经常去舞厅的人来描述，大家讲
的舞厅不单单局限在北京跟上海，有人讲
的是他大学时候去过的特别妙的地方，现
在有的都关掉了，所以照片中会有一些老
旧的场景。搭建出来之后，你肯定想象得
到，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但对他来说这个
方法是蛮有意思的。
然后陈维找了很多群众演员，还有少

量的朋友，在跟他们沟通的过程中产生了
特别多有意思的东西。跟他们说要拍摄一
种陶醉的状态，于是他们摆出来的姿势都
是一种挺90年代的姿势。因为他们自己可
能不经常去跳，而他们印象中的跳舞、迪
斯科应该就是那样的，他们就是这样去认
识的。

再现真实与梦境之间的“维”度
乐清青年艺术家陈维的别样摄影

近期，2016年新锐摄影奖的核心单元，“EOS助力青年影像成长”计划中的“艺术家工作室开放计划”活动于北京、

上海、成都等城市展开。该计划的参与者包括艺术家、学者、媒体、艺术爱好者等相关人士，进入到艺术家工作室中进行

讨论、分享和放映等行动。此系列活动在深入了解艺术家工作的同时，也可以生成一次轻松和开放的聊天语境，在这里讨

论一段时期抑或一直以来的疑问和思考。

该计划一方面通过成熟艺术家的经验传授与工作室观摩，青年摄影师群体学习如何成为一名艺术家；另一方面，通过

新锐摄影奖与其他新锐艺术家同台评选，接受国际专业评委的指导，为他们提供更多创作和挑战的机会，助力并见证新一

代青年摄影艺术家的成长。活动第一站，他们邀请到了艺术家陈维，一位80后乐清青年。

“EOS助力青年影像成长”计划的
文案是这么介绍陈维的：“作为活跃于
今天国际艺术舞台的一分子，亦是中
国青年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陈维的
摄影因其观念性的摆拍而广为人知。
他摄影中的物件大多系手工制作，以
电影和剧场的方式搭建、摆布拍摄，再
现了介于真实与虚构，世界和梦境之
间一层特殊的维度。陈维近期的摄影，
在基于20世纪影视化的摆拍手法中融

入了剧场舞美的简约与绘画的感性。”
陈维的作品在国际诸多美术馆、

画廊、双年展上频繁展出。近期的展览
包括：
《工作中——来自中国的摄影，
2015》，福克旺美术馆，德国埃森，
2015；《行文表演与想象：中国摄影
1911—2014》，斯塔万格美术馆，挪威
斯塔万格，2014；《我的一代：年轻中国
艺术家》，橘郡美术馆，美国加州，

2015，坦帕美术馆，美国佛罗里达，俄
克拉何马美术馆，美国俄克拉何马州，
2014；《ON|OFF：中国年轻艺术家的
观念与实践》，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中国北京，2012；《中华28人》，卢贝尔
家族收藏，美国佛罗里达，2013；亚洲
艺术博物馆，美国旧金山，圣安东尼奥
美术馆，美国圣安东尼，2015，等等。陈
维于2011年获得亚太摄影奖，2015年
英国保诚当代艺术奖提名。

最近一次见到陈维，是在他哥哥陈惠的
微信朋友圈里。9月8日那天，陈惠发布了
《艺术界LEAP》对陈维的一个专访。距离乐
清日报记者上次见到陈维，这中间已经隔了
19年。
那时，见到陈维都是在假期里，他在市

区鸣阳路的三居室里安静地看书，有时会被
我们派出去买啤酒和饮料，一点也没有他家
人描述中调皮捣蛋的样子，但是从他温州、
福建、乐清不停转学的履历看，他确实是属
于不好调教的。
后来陈维在浙江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

校（现浙江传媒学院）就读，专业是电视摄
像。按理说毕业后应该进入电视系统工作，
但不是专业美术院校出身的他却进入了艺
术圈，算是“半路出家”。
有道是“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陈

维去搞艺术，确是一条必然的路。上大学的
时候，陈维的业余时间都在做音乐，大学时
天天都是乐队表演这些事。乐队散了之后，
一个人就变成做实验音乐。后来，就开始用
电脑做一些东西、一些表演、声音艺术。再后
来，觉得这样做来做去变成音乐人了，就不

想做，还是想做艺术。
2004年，陈维在上海双年展上见到杰

夫·沃尔的“大灯箱”，他傻眼了，之后又见到
了辛迪·谢尔曼的作品，她扮演公共汽车上
各种角色，令他更为震惊。虽然陈维在大学
里上过摄影课拍过习作，但这两组照片却从
根本上颠覆了他对摄影的概念：“我感觉视
野被打开了，原来摄影也可以拿来做作品。”
回去后他就开始琢磨，也和艺术家朋友

聊，在2005年年底他就做了第一套摄影，取
名为《彩色故事片中的无数次遭遇战》。这套
作品中，人物在室外比如湖中的孤岛，或是
天台上，做各种类似话剧舞台上的动作，从
而形成一种荒诞、怪异的氛围，陈维借此抒
发人与生活格格不入、窘迫的生活状态。
恰好在2006年初，上海当代艺术馆的

《无休无止》摄影和新媒体艺术展发来邀请，
希望他在现场做声音表演。但陈维却坚持以
新完成的摄影参展。这也是他作为摄影艺术
家的首次亮相，自此之后他更是一发不可
收。
决定做艺术家时，陈维对艺术市场运作

毫无概念。他只是单纯认为艺术家都特别

穷，也做好了一辈子挨穷的准备，来自各方
面的压力也一度让他处于窘迫中，这种理想
与现实的冲突，最终成就作品《彩色故事片
中的无数次遭遇战》。
幸运的是，2006年陈维就卖掉作品了，

藏家是一个老外，花了一万美金。事实上，陈
维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没赚到多少钱，但他的
作品却发生了改变：窘迫的青年忽然消失不
见了，场景也从室外转向了室内，通常是一
个精心布置的空房间，房间内遗留的线索散
发浓郁的故事气氛。相片中主人公的缺席，
反而延长了时间纬度，让人不得不去想像、
揣测相片定格的那一瞬间的前后，究竟发生
了什么。
总的来说，不管生活条件怎样，陈维也

算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接触新鲜的东
西，不在体制内上班，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寻
找更自由的表达方式。再加上陈维不是个急
性子的人，所以一切创作都是边学边做，这
现学现做竟也是十多年就下来了。从自身专
业拍摄开始，录像、照片、装置摄影⋯⋯“我
要做的不仅仅是照片。”这是陈维一直以来
的想法。

在为采访做功课的时候，记者发现了
一个有趣的现象，陈维身边的人在介绍他
的时候，都会突出一个称呼——“艺术
家”，包括他的女儿，在一张送给爸爸的卡
片中，小女孩郑重地题写“艺术家陈维”。
随着对陈维作品阅读的深入，发现也

只能以艺术家的身份来定位陈维，像摄影
等等技巧，都不过是陈维用来表达自己的
一种艺术语言罢了。
对于自己的艺术实践，陈维曾不止一次

提到影视的工作方法给予他的启发，所以，
他不会像有些科班的摄影师去执着于摄影
本体。只是，这并不意味着陈维对摄影缺乏
视觉理解力。虽然，陈维将工作的大部分精
力集中在场景、静物的设想与制作方面，但
他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他所制作的现实瞬间
就会成为某个我们内心的真实。

陈维的创作过程颇具冥想和创造风
格，他搜寻自己无数的记忆碎片，并结合
源于童年的物件和奇思妙想，以及能在当
代中国找到的生活现状。多数作品是在艺
术家的工作室里创作并完成拍摄初稿的，
可以说，作品的精彩并非来源于后期的修
饰，而是来自于艺术家镜头之中精心的场
景组合。
艺术家陈维喜欢用作品说话，他在接

受采访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来看展。”
他哥哥陈惠说：陈维的作品越来越有内
涵，以致他的理解能力都快跟不上趟。陈
惠的一些艺术家朋友私下也对陈惠说，“你
弟弟很牛，他把我们一直想做的东西完全
给做出来了”。
在陈惠给乐清日报记者提供的一件作

品里，记者看到，在一间无人的体育馆

内，白色的排球稳稳地堆积立在支架上，
有几颗散落在四周。他们好似经过一番竞
争。体育馆内好像还回响着，排球落地后
逐渐紧凑的置地声。灯光下的“白色排球
塔”显得尤为坚挺，大义凛然似地立着。
这些场景是别人的世界，我们像旁观

者看着这一个个尘埃落定后的光景；这似
乎也是我们的世界，我们曾在里面与那些
物件呼吸共存。一切情境熟悉又陌生，有
些荒谬，有些不安，多种情绪交杂在一
起。这是陈维摄影作品给人的深刻印象。
现在，陈维作为职业艺术家，来到了

他自己认为“蛮幸福”的状态。可以自由
支配时间，懂得平衡左右市场。陈维说：
“当你明白了很多游戏规则之后，反而就轻
松了，做作品的时候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
去做。”

成果累累

■记者 王常权

也算入对行

路要慢慢走

三年磨一剑
《塔》，2013年，收藏级艺术微喷，150×187.5 厘米

舞厅（珍珠），2015年

《彩色故事片的无数次站立#1》，2006年，100×15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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